
1 

 

自豪感的神经基础：比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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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豪感是对自身成就进行评估时产生的积极情绪体验。神经基础研究表明，心理理论、

自我参照、情绪、奖赏和记忆等相关脑区的协同作用构成了自豪感的神经基础，而神经和生

理的比较研究则揭示了自豪感和其他基本情绪以及道德情绪等在神经基础上的异同。以上结

果为理解自豪感的复杂神经机制提供了依据。未来研究应对不同种类自豪感以及自豪感与认

知过程相互作用的神经机制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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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豪感(pride)是以自身内化的标准对归因于自己的成就进行评估时产生的积极情绪体

验。从心理成分看，自豪感是一种正性的自我意识情绪(Lewis, 1997, 2016; Stanculescu, 2012; 

Tangney, 1999; Tracy & Robins, 2004a)，也是一种社会情绪和道德情绪(Armony & Vuilleumier, 

2013; Tangney et al., 2007)。在心理过程方面，Williams 和 DeSteno (2008)指出，只要个体感

受到自己或他人的肯定（内部的或外部的），自豪感就会被唤醒。同时，自豪感还会伴随着

特定的行为表现(Lewis, 1995)以及独特的、可识别的非言语表达方式(Tracy & Robins, 2004b)。

而关于心理功能的研究表明，自豪感能维持积极自我概念，促进适应性行为的产生(Tracy & 

Robins, 2007a)。 

根据自豪感的来源，可将其分为源于个人成就的自豪感，以及源自家庭、团体、社会、

国家等集体或文化的自豪感(Liu et al., 2014; Tracy & Robins, 2007a)，但目前大多数研究的对

象都是个人层面的自豪感(Ding, 2018; van Osch et al., 2018)。另外，自豪感还可分为真实的

(authentic)和自大的(hubristic)两种类型，以往研究者们所探究的主要是真实的自豪感，这种

自豪感以成就为导向，归因于自身的努力(Tangney & Tracy, 2012)，能够影响自我调节过程

(Salerno et al., 2015)，促使个体发展自身能力，使行为更加符合个人和社会标准，更具适应

价值(Tracy et al., 2009; Williams & DeSteno, 2008)。研究表明真实的自豪感诱发能够促进个

体坚持完成任务，激励对长期目标的追求(Shimoni et al., 2019; Williams & DeSteno, 2008)，

即使处于低水平时，也能促使个体学习改变策略，提高努力程度 (Gilchrist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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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dman et al., 2016)；大量实证研究结果也发现，真实的自豪感作为一种功能性的积极社会

情感(Williams & DeSteno, 2009)有利于亲社会(Etxebarria et al., 2015; Wubben et al., 2012)、亲

环境行为(Bissing-Olson et al., 2016; Onwezen et al., 2013; Schneider et al., 2017)的产生。而自

大的自豪感更多与自负、傲慢相联系，认为能力是使自己获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无条件对自

己整体持积极看法，与自恋、拒绝敏感性和特质焦虑呈正相关，很大程度会导致攻击、侵犯

等不良行为甚至反社会行为的出现(Tracy & Robins, 2004a, 2007b, 2014; Tracy et al., 2010)。 

近年来，自豪感引起了较多研究者的关注(Miceli et al., 2017)，并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研究

范式和研究焦点。从诱发方式看，研究者主要使用了文字(Takahashi et al., 2008)、图片(Simon-

Thomas et al., 2012)、视频片段(Hu et al., 2017, 2019)等作为唤醒自豪情绪的材料，或是采用

量表(Kong et al., 2018; Takeuchi et al., 2016)确定不同类型自豪感的水平，近年来也有研究者

从动态视角切入，通过实验中的人际互动反馈引发自豪感(Ding, 2018)，更具时效性和生态效

度。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的大量研究聚焦于自豪感的个体发展(Orth, Robins, & Soto, 2010; 

Webb et al., 2016)、跨文化研究(Furukawa et al., 2012; Shi et al., 2015; Sznycer et al., 2017)，以

及与基本情绪（如愉快）(Karsh & Eyal, 2015)和内疚感(Lunardo & Saintives, 2018)等道德情

绪结合，探究其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功能作用。而与行为实验研究相比，神经科学的研究能从

另一角度更深入地揭示自豪感的产生与作用机制——目前，这类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厘清不同

类型自豪感的神经基础，另一方面也比较了自豪感与基本情绪、其他道德情绪以及自我意识

情绪等发生的神经机制。 

 

2 自豪感的神经基础 

根据现有文献，Takahashi 等(2008)首次使用 fMRI 对自豪感进行了研究，发现通过阅读

并代入想象以诱发自豪情绪时，与社会认知或心理理论密切相关的右后颞上沟(right 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sulcus, pSTS)和左侧颞极(left temporal pole, TP)两个脑区更为活跃。心理理

论是理解自己或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是社会认知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至关

重要(Fett et al., 2015)。Takahashi 等人认为，由于自豪感是基于自身或他人积极评价而产生

的自我意识情绪，这就需要对相关社会信息进行加工，所以引起了这些参与早期社会认知区

域的活跃，并且 pSTS 这一较晚成熟的脑区的激活为自豪感出现在基本情绪之后提供了神经

方面的证据。 

随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自豪感的产生会激活更广泛的大脑网络。首先是涉及心理理论

的核心脑区(Fett et al., 2015; Schurz et al., 2014)。Gilead 等(2016)通过呈现情境问题引导被试

回忆或想象包含自豪感等情绪在内的事件，结果发现自豪感唤醒状态下后颞上沟(pSTS)、颞

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下额回(inferior frontal gyrus, IFG)等区域的激活。Li

等(2013)也观测到自豪感激活了 TPJ，对职业自豪感的神经基础探究同样显示出 pSTS 和 TPJ

的活跃(Hong et al., 2019)。另外，Kong 等(2018)还发现自豪感诱发了双侧颞上回(bilateral 

ch
in

aX
iv

:2
02

00
9.

00
05

5v
1



3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STG)区域的变化。 

其次，与自我参照相关的脑区在自豪感的产生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Stolz 等

(2020)设计了引发不同内部控制信念（归因）水平的测试任务考察自豪感的神经机制，结果

发现，任务积极反馈下较高内部控制水平产生的自豪感体验激活了腹内侧前额叶皮层

(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ors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dmPFC)、前扣带回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等区域，研究者指出个体对积极行为

结果的自我归因是源于对自身努力或能力的认识，这种自我表征、自我评估在自豪感产生中

发挥重要作用，并促使上述脑区的激活增强。其他许多研究也观察到 vmPFC (Gilead et al., 

2016; Zahn et al., 2009)、dmPFC (Roth et al., 2014)、ACC (Gilead et al., 2016; Li et al., 2013)的

活跃。不仅如此，自豪感也激活了后内侧皮层(posterior medial cortex, PMC)这一与自我参照

加工有关的重要脑区(Simon-Thomas et al., 2012)。 

此外，研究发现自豪感唤醒激活了参与情感信息加工的杏仁核(amygdala) (Roth et al.,  

2014)、脑岛(insula)、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FC) (Hong et al., 2019; 

Roth et al., 2014)、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VLPFC) (Hong et al., 2019)

等脑区；以及与奖赏加工有关的眶额叶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 OFC) (Gilead et al., 2016; 

Kong et al., 2018)、腹侧纹状体(ventral striatum) (Roth et al., 2014; Stolz et al., 2020)等区域。 

除了以上脑区，自豪感的神经基础还包括与记忆相关的海马(hippocampus) (Ding, 2018)、

海马旁回(parahippocampal gyrus) (Simon-Thomas et al., 2012; Zahn et al., 2009)、后扣带回皮

层(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CC) (Kong et al., 2018; Roth et al., 2014)、楔前叶(precuneus) (Roth 

et al., 2014; Stolz et al., 2020)等相关区域。这主要是因为情绪的产生有赖于对过去情境事件

的情感体验，同时情景记忆的提取也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及心理状态

(Murray et al., 2013)。 

总之，自豪感主要与心理理论、自我参照、情绪加工、奖赏刺激加工、记忆等认知和情

感过程紧密相关。自豪感的产生以自我意识为前提，并且需要形成稳定的自我表征，个体从

自己或他人角度对自身特征、行为的积极自我反思和自我评估影响着自豪感的形成和发展

(Muris & Meesters, 2014)，但脑区的确认只能对自豪感相关联的心理成分进行粗略的界定，

对自豪感产生和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厘清，需要在自豪感神经基础的一系列比较中找到依据。 

 

3 自豪感神经基础的比较 

3.1 不同类型自豪感神经基础的比较 

如前所述，研究者把自豪感分为真实的和自大的两类，近期有研究使用量表区分真实自

豪和自大自豪倾向，采用 fMRI 以任务进行时静息状态下的低频振幅率(fALFF)为测量指标，

对这两种类型的自豪感的神经基础进行了比较，发现真实的自豪和参与社会认知、人际交往

功能的双侧颞上回(STG)的 fALFF 呈正相关，而自大的自豪与奖赏刺激加工有关的左眶额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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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层(OFC)的 fALFF 呈正相关，与涉及记忆、自我参照的后扣带回皮层(PCC)的 fALFF 呈负

相关，这一结果似乎表明两类自豪感的神经基础是相对独立的。研究者认为，真实的自豪和

声望等社会信息处理存在一定联系，而对奖赏刺激加工、自我参照过程的不恰当认知和评估

则激发了自大自豪的产生(Kong et al., 2018)。然而，Gilead 等(2016)通过操纵回忆或想象诱

发真实自豪感的研究同样发现激活了 OFC。上述两个研究的矛盾结果，是源于两类自豪感

区分的有效性，还是自豪感神经基础的复杂性，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也有研究者分别对群体、社会和国家相关的自豪感的神经基础进行了比较。Hong 等

(2019)对需要身着制服的从业者（护士、警察等）进行人物（自己、他人/制服、便服）-形容

词（正性、负性）匹配任务测试，fMRI 结果显示，对自己身穿制服的照片和形容词匹配时，

同样出现了与心理理论相关的后脑脑区的激活，如后上颞沟(pSTS)和颞顶联合区(TPJ)。此外，

尾状核(caudate nucleus)和壳核(putamen)在内的纹状体、脑岛等区域的激活，揭示了奖赏加工

和共情与职业自豪感的关系，而涉及自我情绪调节功能的右腹外侧前额叶皮层(VLPFC)、左

背外侧前额叶皮层(DLPFC)的活动增强则暗含了与自身职业关联的社会责任感成分，以上结

果反映出职业自豪感的产生可能来自于个体对自我的积极评价及其所属职业群体的认同。另

一项社会自豪感研究通过团队成功或失败的责任归因反馈，诱发出高中低三种水平的自豪感

和内疚感，发现高水平自豪感激活了与个人获得行为的强化学习有关的背侧纹状体(dorsal 

striatum)和背侧前扣带皮层(dors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dACC)；在高/低自豪感水平下，还

观察到注意和反应抉择相关的额叶视区(frontal eye field, FEF)的激活，而与心理理论和道德

判断有紧密联系的右侧颞顶联合区(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RTPJ)在这两种自豪感水平

下也较为活跃，表明 RTPJ 的激活和基于对自身或群体内成员在任务成功中表现的归因引发

的自豪感有关(Li et al., 2013)。此外，Takeuchi 等(2016)通过采用国家认同感量表评估个体的

爱国(patriot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并认为爱国和民族主义都以正面评价为基础，但爱

国不涉及和其他国家的比较，是一种纯粹的自豪感。基于体素形态学分析(voxel-based 

morphometry, VBM)发现，爱国水平和喙外侧前额叶皮层(ros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RLPFC)

的区域灰质密度(regional gray matter density, rGMD)呈负相关，揭示了爱国可能是由与主观幸

福感相关的认知神经机制所调节的，且 rGMD 的降低也与共情等亲社会特质存在联系。 

由上述研究可知，不同类型的自豪感所激活的脑区存在着一定的重叠，主要是与心理理

论、自我参照、情绪加工、奖赏刺激等相关联的区域，揭示了自豪感的基础脑区；而不同类

型自豪感激活脑区的差异则是特异心理成分的体现。 

3.2 自豪感与基本情绪神经基础的比较 

由于包含了自我评价、自我反思等多种认知过程，自我意识情绪的发生机制和识别较基

本情绪更为复杂(Caillaud et al., 2020; Sznycer, 2019)。一些研究者比较了作为自我意识情绪的

自豪感与一些基本情绪的神经机制。 

愉快与自豪感同属正性情绪，但自豪感与坚持长期目标有关，而愉快往往是获得即时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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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时的体验(Eyal & Fishbach, 2010)。一项使用内隐联想范式并结合 ERP 的研究发现，在进

行面孔情绪识别时，自豪感识别的晚期正慢波(the slow positive wave, SPW)波幅显著大于愉

快情绪，表明自豪情绪面孔加工需要更多认知资源参与(daSilva et al., 2016)，间接表明了自

豪感比愉快等基本情绪更复杂。从 fMRI 的结果来看，Takahashi 等(2008)给被试呈现蕴含自

豪感和愉快情绪的短句，通过想象来唤醒这两种情绪，发现愉快条件下产生了包含伏隔核在

内的腹侧纹状体、前扣带回皮层(ACC)、脑岛以及海马区域的激活，且腹侧纹状体的活跃程

度与愉快度评级呈显著正相关，但在自豪感唤醒状态下未能观察到这些区域的变化，推测诱

发的自豪感本质上不同于愉快，从中所获得的愉悦感不足以激活腹侧纹状体。但此后越来越

多的证据表明，自豪感是与腹侧纹状体有关的(Roth et al., 2014; Stolz et al., 2020)，自豪感产

生的神经机制是对价值刺激评估带来的积极情绪体验引起了腹侧纹状体的活跃。 

Gilead 等(2016)以想象和回忆的方式唤醒并比较了自豪感、内疚感两种自我意识情绪和

愉快、愤怒两种基本情绪的神经基础，发现基本情绪唤醒时，大脑神经网络系统发育较早的

部分区域活动较为强烈，其中包含了枕叶皮层(occipital cortex)、躯体感觉皮层(somatosensory 

cortex)、海马旁回等涉及视觉空间感知、触觉加工的脑区；而自我意识情绪唤醒时，观测到

与自我控制、自我参照加工关联的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延伸至背侧前扣带回皮层(dACC)

的额叶区域被激活，并且尤其在自豪感诱发时，腹侧前额叶皮层(vmPFC)延伸至眶额叶皮层

(OFC)参与自我参照和奖赏加工的脑区更为活跃。 

在新近的一项 fMRI 研究中，研究者让被试识别并推断他人的自豪感等几类不同情绪，

并比较所激活的心理理论相关的脑区，结果发现，相比中性情绪，自我意识情绪（包括自豪

感和尴尬）和基本情绪（包括愉快、愤怒和惊讶）都激活了心理理论的多个重要脑区，表明

对他人任何情绪的推断都可以引发心理理论加工的大脑系统的变化，但情绪的复杂性会导致

激活方式的不同——与基本情绪相比，对自我意识情绪的推理使得右侧颞顶联合区(RTPJ) 

的活动更为强烈，说明包括自豪感在内的自我意识情绪需要较高的推断水平(Caillaud et al., 

2020)。 

以上证据表明，自豪感在基本情绪之后出现，其神经基础比基本情绪更为复杂，主要表

现在自豪感激活的相关区域负责更高级的认知功能——不仅涉及感知觉加工的参与，更需要

心理理论、自我参照、自我反思等不同认知功能的协同发展。 

3.3 自豪感与道德情绪神经基础的比较 

以往研究较多对自豪感和感恩这两种正性道德情绪的神经基础进行比较，EEG 的研究

表明，包括自豪感、感恩在内的积极情绪的产生与额叶和大脑中央区域的 α 波振荡的增强有

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类情绪需要较多的认知加工过程，且 α 波振荡与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 system, MNS)的活动存在联系，这就促进了对他人情绪的感知和理解(Hu et al., 2017)。

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NIRS)的研究发现，这类情绪与内侧前额叶(mPFC)区域的血液中氧

合血红蛋白(oxy-hemoglobin, HbO)呈正相关，即涉及更多的自我相关信息加工过程(Hu et al., 

ch
in

aX
iv

:2
02

00
9.

00
05

5v
1



6 

 

2019)。许多研究者也发现，感恩情绪会激活包括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前扣带回膝部

(perigenual 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pgACC)等在内的参与心理理论加工、共情和道德认知有

关的脑区(Fox et al., 2015; Kini et al., 2016; Yu et al., 2018)。 

对自豪感和感恩进行的 fMRI 研究得到了较多有意义的结果。Zahn 等(2009)通过道德行

为判断任务引发被试几种道德情绪（自豪感、感恩、内疚、愤慨），结果发现，被试在体验

自豪感和感恩时中脑边缘(mesolimbic)奖赏系统和基底前脑(basal forebrain)均被激活，与抽象

社会概念表征有关的上颞叶(superior anterior temporal lobe, aTL)也显示出活动的增强，表明

行为评估时所产生的道德情绪的主观体验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个体对抽象社会概念内容的认

识，且道德情绪彼此之间的差异可能来源于额-中边缘不同模式的大脑功能活动。而后，Zahn

等(2014)使用相同的实验范式更深入地对自豪感、感恩等道德情绪的神经机制进行了比较，

基于体素形态学分析发现，体验到自豪情绪的个体与涉及视觉想象、自我相关信息加工的楔

前叶的灰质体积(grey matter volumes)减少有关；而感恩情绪下则发现与社会认知有关的右后

下颞(right posterior inferior temporal)灰质体积的增加，这意味着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

意图。对以上结果，推测可能是由于这些与视觉空间表征有关的后皮层大脑区域灰质体积的

差异影响了不同道德情绪的主观体验，同时也表明感恩相较自豪感更依赖于后皮层脑系统的

发展。另外，有研究比较了真人社交互动诱发的感恩和自豪感，发现自豪感更多涉及奖赏机

制有关的脑区，如双侧核壳、尾状核，以及海马在内的大脑记忆系统，而感恩则涉及心理理

论系统，包括双侧颞顶联合区(TPJ)、背内侧前额叶皮层(dmPFC)、下额回(IFG)、颞极(TP)、

双侧颞上回(STG)等区域，以及与奖赏加工有关的右腹侧纹状体、左侧核壳等区域(Ding, 

2018)。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豪指向自我、感恩指向他人的神经机制的表达。  

与感恩不同，内疚感、羞耻感、尴尬是和自豪感一样的指向自己的道德情绪和自我意识

情绪。多项研究表明，这三种道德情绪与自豪感所激活的脑区有部分的重叠。例如，内疚感

和羞耻感会激活参与心理理论、自我参照以及情绪加工的重要脑区(Wagner et al., 2011; Zhu 

et al., 2019)；对自豪感和羞耻感事件的回忆都激活了典型的情绪加工回路和自我参照相关的

大脑区域(Roth et al., 2014)；尴尬的神经机制探究同样观测到涉及心理理论的脑区较为活跃

(Müller-Pinzler et al., 2015; Takahashi et al., 2004)。关于内疚感神经基础的一项元分析研究也

表明，内疚感与心理理论、自我表征、社会认知等神经网络有关(Gifuni et al., 2017)。  

然而，自豪感与其他道德情绪在皮层激活区域比较上也存在不一致的结果。这突出表现

在与自我反思和心理理论相关的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的激活上——Takahashi 等(2008)自

豪感神经机制的初次 fMRI 探究以先前发现内疚感、尴尬会激活 mPFC 的研究结果(Takahashi 

et al., 2004)为依据，推测自豪感同样会激活 mPFC，结果却未观测到这一脑区的活跃，提示

自豪感与内疚感、尴尬等情绪相比，涉及自我反思较少。而后许多研究者围绕 mPFC 进行探

讨，当前多数内疚感等道德情绪的神经机制研究显示出 mPFC 脑区的激活(Gilead et al., 2016; 

McLatchie et al., 2016; Müller-Pinzler et al., 2017)。相比之下，较多研究表明唤醒自豪感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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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 mPFC (Ding, 2018; Hong et al., 2019; Li et al., 2013; Simon-Thomas et al., 2012)，但根据

前文可知，另有部分研究却观测到 mPFC 在自豪感条件下活动的增强(Roth et al., 2014; Zahn 

et al., 2009)。最近的研究又发现，不同的自我意识情绪是激活了 mPFC 的不同区域，自豪感

这一正性的自我意识情绪与 vmPFC 有关，而内疚感则更多引发了 dmPFC 的活跃，研究者

认为先前研究未能探测到 mPFC 的原因可能在于自豪感的唤醒程度(Gilead et al., 2016)，而

Stolz 等(2020)却观测到这两个区域在自豪感下都被激活。因此，自豪感与 mPFC 激活的关系

尚无定论，仍有待深入探究。另外，尽管自豪感和羞耻感的脑机制研究均发现了情绪加工脑

区的变化，然而自豪感中的积极情感体验使得与此相关的神经网络的激活水平更高(Roth et 

al., 2014)，并且自豪感相较于内疚感，自我参照、奖赏加工的脑区更为活跃(Gilead et al., 2016)。 

除以上采用神经影像学技术进行神经基础比较研究之外，也有研究以生理反应为指标对

自豪感和内疚感进行比较，发现相比自豪感唤醒者，内疚感唤醒者心率增加明显且心脏交感

神经兴奋时间延长，这一分离性结果表明这两种不同的道德情绪有着各自独特的动机功能

(Fourie et al., 2011)。 

此外，自豪感与同情的神经基础比较发现，同情激活了与痛苦体验和共情有关的中脑导

水管周围灰质(midbrain periaqueductal gray, PAG)，而自豪感则激活了与自我参照相关的后内

侧皮层(PMC)，但与共情有关的前脑岛(anterior insula)和下额回(IFG)的激活程度较低，这可

能是由于个体对自我的更多关注引发了较高水平的自豪感体验(Simon-Thomas et al., 2012)。

还有研究者发现使用多体素模式分析的 fMRI 视觉解码作为神经信号反馈，能够区分亲和情

感(affiliative emotion)和自豪感的大脑活动模式——相比于自豪感，亲和情感的大脑激活特

征在神经反馈训练后显著增加，人们能够利用解码的信号来增强亲和情感的分布式神经活

动，即可以自主控制与亲和情感有关的神经网络(Moll et al., 2014)。 

最后，自豪感与自尊都涉及自我评价过程，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Stanculescu, 2012; Tracy 

et al., 2009; Tracy & Robins, 2007b)，但目前为止，尚未有研究将自尊和自豪感的神经机制置

于同一研究背景下的比较。尽管如此，已有研究也揭示出这两种情绪激活的脑区具有较多的

重叠，如高自尊个体的海马灰质体积更大(Lu et al., 2018)，自尊也与自我信息加工相关的内

侧前额叶皮层(mPFC)、前/后扣带回皮层(ACC/PCC)有关(Yang et al., 2016)，还涉及颞顶联合

区(TPJ) (Agroskin, Klackl, & Jonas, 2014)、眶额叶皮层(OFC)、腹侧纹状体(Kawamichi et al., 

2018)等与自豪感重叠的区域。这些都源于自尊也包含了自我参照、心理理论、情绪、奖赏

及记忆等心理过程(王轶楠, 2018; 杨紫嫣等, 2017)。可见，自尊和自豪感在发生和形成机制

上存在共通之处。 

总结以上可知，自豪感和不同道德情绪激活的脑区重叠程度更大。自豪感和感恩都激活

了与心理理论有关的脑区。这两种情感下也发现和奖赏价值加工脑区的激活，可见对价值刺

激的评估能够唤醒积极的道德情绪，但感恩更可能涉及学习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对价值刺激

的情感反应(Ding, 2018)。另外，自豪感与内疚感、自尊等的神经基础比较发现都激活了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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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论、自我参照等关联的大脑区域，表明其产生是基于对自身、他人意图和行为的认识和

归因。当然，诸多研究之间不一致的结果也表明自豪感和其他道德情绪的神经基础仍需进一

步探究。 

 

4 小结与展望 

综上可知，自豪感神经机制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一方面，自豪感神经基础的研

究揭示了自豪感与心理理论、自我参照、情绪加工、奖赏刺激加工、记忆等认知活动有关，

表明自豪感是一种与多心理成分有关的复杂自我意识情绪；另一方面，自豪感与其他基本情

绪、道德情绪等神经基础的比较发现，两者的发生与作用过程有着或多或少的重合，表明它

们之间也存在着互为基础、部分重叠或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总之，自豪感神经机制的研究

为理解这一复杂心理过程的实质提供了坚实依据。未来研究可着眼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特异化的自豪感神经机制的研究，即不同类别和不同强度（唤醒度）自豪感的神经

基础。在类别层面，目前只有一项研究考察了真实自豪和自大自豪的神经基础(Kong et al., 

2018)，其提示的机制需更多的研究去印证。另外，除个人自豪感外，团体、社会、国家等层

面自豪感的神经基础证据目前较为缺乏；在程度层面，有研究者猜测，不同强度的自豪感在

神经生理指标表达上可能不同(Gilead et al., 2016)，但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二是自豪感的

神经机制研究需要更加深入。以往研究中，确定自豪感激活相关脑区的静态研究多，探讨加

工过程的 ERP 研究少；自豪感与其他基本情绪、道德情绪神经机制的比较研究多，而自豪

感影响感知、评价、决策等认知过程的神经机制的研究少，今后研究应更多将 ERP 技术引

入到自豪感研究中，并深入探讨自豪感与认知活动关系的神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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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ural basis of pride: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HEN Lei; JIANG Daitai; CHEN Ning; LIU Wei 

(College of Educatio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Pride is a positive emotional experience arising from evaluating one's own achievements. 

The neural basis researches have shown that the synergistic actions between regions of the brain 

that relate to the theory of mind, self-referencing, emotion, reward, and memory constitute the 

neural basis of pride. A comparison of neur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studies reveal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neural basis of pride, basic emotions, and moral emotions.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 neural mechanisms of prid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neural mechanisms of different types of pride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id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Key words：pride; self-conscious emotion; moral emotion; basic emotion; neural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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